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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之後 

無論這次佔領運動最後有一個怎樣的結局，它已為香港歷史寫下了重要的一頁。當然，如

何理解這個社會運動，相信日後一定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觀點。但無論參與討論的人士

所持的是哪種立場、觀點，他們總不能否定整個運動的爆發，不單止很有力的將各種社會

矛盾呈現出來，而且也對社會、文化帶來了巨大的衝擊——過去很多大家覺得是理所當然

的假設、理解，今天或日後可能已不一定適用了。新的一頁已經揭開，且看歷史將如何寫

下去。 

一個（但不是唯一的）問題是：之後又將有何發展？ 

可以想像，在梁振英餘下的任期之內，將會繼續出現大型社會衝突。若有人以為運動退潮

後，事情便可以告一段落，那肯定是相當天真的想法。經過了近期多次群眾動員，群眾對

社會動員的形式的觀念肯定不再一樣。這不是說以後各種集體行動不再受到約束（畢竟市

民的反應仍是重要的約束力），而是舊有的界線已經變得模糊，各種新的行動模式都變為

有可能的或不抗拒的選擇。舉例：儘管我們都未必想見到堵塞馬路的集體行動，但如無意

外這將會是更常見到的行動模式。梁振英政府對此束手無策，原因跟他的骨頭是否夠（或

者不夠）硬無關，而是特區政府民望太低，以至在某些狀况之下，就算有法亦難施。當政

府無法確定市民對它的行動的反應時，便難以憑着現存規範，甚至法律來行事。在這個意

義上，梁振英政府較諸上兩屆特區政府更為弱勢。 

至於在立法會議事堂內，勢將出現表示不合作的「拉布戰」。任何需要經過立法會的施政

項目，必定遇上重重阻礙。而同樣由於特區政府民望偏低，就算它要嘗試以動員其他市民

的方式來抗衡反對派的「拉布」，相信亦不容易。 

政府平日沒廣交朋友 

至於說到什麼和解，那就更有點天方夜譚了。這裏問題有兩個。一是以目前社會撕裂的狀

况而言，要重修舊好，恐怕一定不可能在梁振英政府任期之內發生。二是現時特區政府除

了民望及權威低落之餘，更是缺乏一種親和力。以佔領運動發展至今所見到的，建制派只

作非常有限度的支持，而當它最需要找來第三者作為促成接觸、對話的中間人時，基本上

甚為缺乏。 

後面的那個現象尤其值得注意。在過去兩三個星期裏，香港社會上有心幫手平息事件的

人，一定很多。但為何特區政府卻孤立無援，那一定是平日沒有廣交朋友，以至它沒有能

力發揮團結社會的力量。今次事件愈搞愈大，而整個社會無法凝聚中間、平衡的聲音，是

梁振英政府施政存在種種不足的一種表現。 

在餘下的日子裏，特區政府難以有效施政。對於這個狀况，很多人都心中有數。 



現在我們所面對的最大困難，是很難想出一種方法，可以跟特區政府保持距離，又或者甚

至是互不相干，而又可以繼續推動社會發展與進步。 

對很多人來說，既然梁振英政府如此問題多多，那不是應該好好發揮監督的角色，在適當

時候提出反對，在關鍵時刻迎頭痛擊嗎？這種做法的不足之處，是往往不自覺地將自己困

於梁振英政府施政的框框裏，通常都是一種即時的反應，在推倒之後，難有正面的建樹。

對大部分市民而言，看着這樣的一個政治局面，心裏在乾焦急。一方面，他們對現政府沒

有什麼好感，就算不完全同意反對派的做法，但也無興趣挺梁振英政府。在過去兩年裏，

我們反覆見到這一個狀態的香港社會。另一方面，他們又擔心長此下去，整個社會便難有

什麼新建設、新動力。 

搭建新平台民間自救 

如何搭建一個新的平台，來為香港社會打造一個毋須特區政府參與的民間自救議程，是當

前甚有迫切性的頭號大事。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這種「當特區政府無到」的態度難以接受。但實際上這是民間自救的

起點。今次佔領運動所帶出來的問題，並非只有政改一個題目，它所反映出來的矛盾、訴

求，方方面面，而它所帶來的轉變，也不是全部正面，有很多東西需要重新整理、總結。

如何在不預留一個席位予特區政府的情况下（因為它的存在只會將人的視線放在它的施政

之上，令討論範圍收窄，更會觸動情緒，不利認真探討問題），來一次開放的集思廣益，

把各種新議題、新期望都擺上議程，整個香港社會來經歷一次「尋找靈魂」的過程，是值

得認真想想的事情。 

既然特區政府在自願或不自願的狀况下提早進入「冬眠」狀態，香港社會也不妨來一次

「悠長假期」，重新正向地探討社會的未來發展。儘管這改變不了未來兩年多的特區施

政，但至少對 2017 之後還可以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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